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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感觉派小说
          到新感觉派戏曲

□李季纹

台湾歌仔戏《石秀》创作谈

石秀这个人有“四怪”：

朋友之妻犯淫，朋友看了不快，

一怪也。看了不快，直告其夫，谓

日后将中其奸计。岂天下淫妇，皆

有杀夫之势乎？二怪也。其夫反谓

告者有罪，告者止于证明而已。而

代为杀奸夫，更且杀奸夫之党羽，

以皆与朋友何事？三怪也。既杀人

矣，既得表记矣，冤大白矣，为朋

友谋，为自己谋，似已无可再进，

而断断然必劝朋友之杀其妻，四怪

也。夫杨雄自姓杨，石秀自姓石，

潘巧云自姓，本已觉此三人，无一

重公案构成之可能，若至于迎儿，

则不过小儿女家听其主人之指使。

苟有小惠，似不可为。而翠屏山上，

石秀亦必欲杨雄杀之。嗟夫！何其

忍也。

施蛰存的诠释，给了以上“四

怪”狂野却合理的解释：潘巧云作

为石秀欲望投射的对象，一举一动

家，寻求表达“都市内容”的文学

形式、结构与修辞。新感觉派刻意

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并将主题

感觉投诸客体，使感觉外化，创造

出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新现实”，

也往往借用西方意识流手法来写

作。其中，施蛰存运用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学说创作了《鸠摩罗什》

《将军底头》，属中国现代小说的首

次。他用一双弗洛伊德信徒的眼睛，

挖掘人物的心理，特别突出潜意识

与变态心理的描述，《石秀》里的

石秀，不再只是《水浒传》里正直

机敏的拼命三郎，还展现了其性压

抑与虐恋的倾向。

我第一次读施蛰存的小说《石

秀》，艳丽的色气、杀戮分尸的细

节描写，令人印象深刻，此后就一

直有将施蛰存小说舞台化的想法。

后来我读到也是上海作家的张恨水

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其中提到

“新感觉派”是日本战前的文

学流派。1924年创刊的《文艺时代》，

主张“感觉”即是存在，以主观感

觉通向客观事物，连结生命与现实。

正如创办人之一横光利一所述：“所

谓新感觉派的表征，就是要拨去自

然的表象，跃入事物本身主观而直

感的触发物。”这批作家所追求的，

是描写内部世界而非表面现实，要

用一种“新的感觉”去感受生活与

一切事物。虽然新感觉派的活动随

着《文艺时代》在 1927 年停刊而

结束，却影响了许多日本海外的作

家，比如“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穆

时英，以及施蛰存等，还有日本殖

民时期的中国台湾作家翁闹、巫永

福等人。

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直接受

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是中国第

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他们大多

是在上海都市环境孕育出来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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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诠释？故事中的人物是否也回报

以眼睛所期待的情态？“粉戏”就

是呼应这种期待的产物。然而在戏

曲改革之后，这种“养眼”的表演

却显得尴尬了，现在台上谈恋爱只

剩下搭袖子对看。那么我该怎么在

舞台上呈现有温度的感官时刻？于

是将京剧《战宛城》、歌舞伎《樱

姬东文章》的情节与身段糅进了歌

仔戏中，让情爱在戏曲舞台上显得

更为坦然与别致。

施蛰存对石秀的心理描述十

分细腻复杂，他对杨潘所组成的家

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包含了爱

与恨、痛与快、情与欲、羡慕与鄙

视，充满了矛盾与激情。于是我也

为着力于铺陈他的心理历程、他的

犹豫、不安与意志的转折，最终走

上断尾之路，奔往梁山。陈禹安以

往都是饰演漂亮、文弱的小生，《石

秀》在她的演员之路上，已立起了

一个令人难忘的全新人物典型。

《石秀》的班底皆为一时之选，

台湾传艺金曲奖得主陈禹安、跨界

京剧花旦钱宇珊、扮装天后胡 BB、

花脸鼓者贺毅明，是极具诱惑的新

鲜组合。我不能改变故事的结局，

但我希望可以改变观众的眼睛与耳

朵。我很感谢能与这些优秀的艺术

家工作。未来也希望能延续这套“新

感觉派”的思路与方法，进行更多

有意思的制作。 

( 作者为《石秀》编剧，树德

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助理教授 )

一颦一笑，容貌与身体的每一个部

分，都是石秀迷恋而不能占有的。

当这个美女误入歧途，石秀想扮演

拯救者或指导者宣告失败后，以毁

灭她的方式占有她，完成了这个仪

式，他便“转大人”，他看这个世

界的方式也不一样了。

石秀在《水浒传》中出场次

数不多，却以勇敢、机谋在戏曲中

留下鲜明的印记。京剧《翠屏山》

以“粉戏”著称，前半段强调荀派

花旦的做工与媚态，后半段武生则

以一种男性专断的豪情与节奏，立

斩奸夫淫妇于以惩罚，图一个额手

称庆。《翠屏山》曾经是禁戏，在

清朝与解放后都有禁演记录，主因

自然是“粉戏”与“诲淫诲盗”令

执政者顾虑。另一方面，这个戏有

难度，即使是成名的演员，也不太

敢随便拿出手。我在香港看过裴艳

玲老师与张慧敏老师演出的《翠屏

山》，确实好看！节奏与拿捏的度

都刚刚好，气质亦宛如古人，这不

是一般年轻演员可以达到的。

石秀这个人物，经施耐庵、罗

贯中、金圣叹几个男性作家琢磨，

到了施蛰存手上，已经有了质变。

然而京剧的《翠屏山》已经建立了

一个很高的艺术起点，获得以歌仔

戏形式来搬演《石秀》这个制作的

机会，我也不想再以“翻案”“老戏

新诠”的方式来做。我认为就像石

秀用一双猎奇的眼睛来看潘巧云与

她的婚姻关系、施蛰存用精神分析

的眼睛来看石秀、张恨水用人情常

理来看水浒人物一样，观看的方法，

与观看时的“滤镜”，就已经决定了

“新感觉派”与众不同之处。要排一

个新感觉派的戏，自然也要有一套

新感觉派的编剧与导演方法。

回台湾后，我重新梳理了《石

秀》几个角色的思路，并参考了宋

代妇女史的数据。重新列出这几个

角色的身分：潘巧云──商人的独

生女、杨雄──任职于看守所的基

层公务员、石秀──无产者、裴如

海──神职者。从他们的社会、经

济地位与利害关系，我看到的是一

个想要保有继承财产支配权，同时

又想要拥有恋爱对象的宋朝女子所

做的选择：一个没什么钱的基层公

务员是入赘女婿的好人选，这个人

若不能满足她的爱情需求，一个能

言善道的和尚或许就会是一个好的

外遇对象。她以一种危险平衡的方

式运作她的事业、婚姻与爱情。石

秀在这里反而是一个无从插足的

“外人”。若以“外力介入”（或者

说石秀的眼光）的角度来看这个家

庭，就会发现利益与谎言搭建的婚

姻制度是多么的脆弱，迫使我们直

面爱情、性、婚姻、家庭的本质。

这个故事是由石秀的视角叙述

的，但同时他又是被许多作家、说

书人、戏曲、电视剧所叙述的，我

们从小到大被喂养了这些故事，形

成了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窥视这个

家庭的秘辛时，是否也以眼睛主导


